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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3年7月20日，湖北革命军事馆筹建办公室门口，缓缓
走来两位皆已年届九十的老人。负责接待的年轻人，似乎一
下子还记不起两位老人的名字，但老人常年一身迷彩服的特
殊“标识”，他们都在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见到过。这两
位老人，就是马旭奶奶和她的老伴颜学庸爷爷。七十多年前，
两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友。

这天，两位老人带来许多珍藏多年的“宝贝”，捐赠给了他
们的“第二故乡”武汉。每一件宝贝都凝结着他们丝丝缕缕的
军旅记忆：其中有马旭在部队获得的发明专利证书及其实物，
如空降兵跳伞时使用的“充气护踝”和“高原供氧背心”、各种
荣誉勋章与绶带、作战靴，还有两人多年来写出的科普著作、
读书笔记、剪报资料等。“我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我的，我应
该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国家。”这是马旭和老伴共同的心
愿。

两位老人的捐赠，不禁让人再次想起五年前发生的一幕。
那天，还是这两位身穿旧迷彩服的老人，相携走进武汉市

一家银行，要将数百万元汇往遥远的黑龙江省木兰县。因为
汇款数目太大，细心的银行人员想询问一下汇款缘由，两位老
人却欲言又止，怎么也不肯说出实情。银行人员担心老人是
不是遭遇了诈骗，就悄悄报了警。

经过一番耐心劝说，两位老人最后总算“配合”，说出了实
情。原来，他们要将毕生积蓄的1000万元，分批汇往马旭的家
乡，用于资助儿童教育事业。“只有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家乡
的发展才会更有希望。”这是马旭朴素的愿望。在场的人们瞬
间被感动了。两位志愿军老兵的故事，由此开始进入公众视
野……

二

小时候的马旭，最喜欢听的就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
恰巧，她的家乡就叫木兰县。虽然此木兰非彼木兰，但是年幼
的马旭还是在心中播下了一个“巾帼英雄”的梦：谁说女子不
如男？

1947年，14岁的马旭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
士。在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学习了半年的文化课与战地护理知
识后，马旭打起背包，和战友们一起奔赴辽沈战场，成为一名卫生
员。

炮火硝烟中，一个女兵的青春得到了淬炼。马旭不仅是
卫生员，更是战斗员，她先后多次参加了激烈的战斗，身负重
伤，也因此立功受奖。

行军途中，马旭读到了苏联一位有名的战地作家和卫国
英雄盖达尔写的一本小说。小说的故事情节她没有记住，却
牢牢记住了书中这样一段话：“什么是幸福？每个人有自己的
见解。但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和了解：应该正直地活着，勇
敢地战斗，辛勤地劳动，并且真心热爱和卫护那片名为‘祖国’
的广大而幸福的土地！”

1951年，马旭随志愿军入朝作战，与战斗英雄黄继光分到
同一支部队。在上甘岭战役中，她几次立功，先后被授予抗美
援朝纪念章、保卫和平纪念章和朝鲜政府三等功勋章。

在朝鲜战场上，马旭和志愿军战友颜学庸也结下了深厚
的战斗情谊。上甘岭战役时，颜学庸担任后勤补给任务。马
旭因为时常在战壕和坑道里给战友们演唱《花木兰》《杨门女
将》等鼓书，又被战友们称为“战地小百灵”。两个年轻的志愿
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相识、相知、相爱了。

1954年7月，回到祖国的马旭被保送到第一军医大学深
造。颜学庸也在这一年光荣入党。一天，颜学庸买了一本刚
刚出版的新书送给了马旭，书名叫作《古丽雅的道路（第四高
度）》。

“什么是‘第四高度’呢？”看着书名，马旭问颜学庸。
“书里说，一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生中应有‘四个高度’，就

是入队、入团、入党……”
“这是三个，还有一个‘高度’呢？”
“‘第四高度’，就是为祖国建立功勋！”
“说得太对了，为祖国建立功勋！”
从此，马旭把这个信念深深地埋在心底，更加努力地投入

学习中。毕业后，马旭被分配到武汉陆军总医院。工作不到
三年，她主动给上级部门写了一份申请，提出要到更艰苦、更
需要军医人员的野战部队医院去。

很快，马旭的“请战”申请获得批准。她被选调到野战军
原15军某师部医院工作。也就在这个时期，她和颜学庸共同栽
培的爱情之树，也开出了美丽的花朵。曾经并肩战斗、有着共
同的志趣和理想的志愿军战友，喜结连理，又成为志同道合的
革命伴侣。

新婚之日，两位青年军人竟然心有灵犀，做出了一个共同
的决定：把两个人的日常生活费用，尽量减到最低的限度，这
样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薪水存起来，等合适的时机回报给各自
的家乡。

婚后不久，马旭无意中听到一个消息：她曾战斗过的那支
英雄的老部队，正在组建新中国的空降兵部队。

经过多次申请，马旭终于从野战军医院回到自己心心念
念的老部队，作为军医担任跳伞训练的卫勤保障。看着战友们
一个个翱翔蓝天，马旭强烈要求上级领导也允许她参加跳伞训
练：“部队同志都跳伞了，我这个军医不能随他们一起去，不成
废物了？”

上级领导最初担心瘦小的她跳伞有危险，但还是被马旭
的执着打动了，批准她参加空降兵考核。经过刻苦训练，马旭
终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空降兵中的一员。第二年秋天，她
正式登机跳伞。

此后二十多年间，她先后执行跳伞任务140多次，创造了
三项骄人的纪录：新中国伞龄最长的女兵、跳伞次数最多的女
兵、执行空降任务年龄最大的女兵。

1967年的一天，马旭迎来了自己一生中最激动、最庄严的
时刻。她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激动地举起右拳，庄严地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

马旭在战火中的青春故事，还有她作为新中国为数不多
的跳伞女兵的跳伞故事，我在这里暂不详述。我要讲的是她
与自己的战友、伴侣颜学庸在离休之后，一起用爱心完成的另
一些“感动中国”的故事。

为了支持马旭的跳伞事业，颜学庸和马旭心心相印，年轻
时就一起做出了放弃生养小孩的决定。

离休后的数十年来，夫妻两人几次婉谢了部队安排的宽
敞舒适的住房，选择在武汉市远郊、黄陂木兰山下的一处普通
的农家小院安度晚年。在一个僻静的小院里，马旭和老伴过
着静谧的乡居生活，倒真像是古代先贤颜回的故事：“一箪食，
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我们平时吃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这样既省下了买菜的
钱，也能锻炼和活动一下身体，一举两得呢。”看上去，老两口
都很享受这种自给自足的俭朴生活。

走进低矮的平房，光线陡然昏暗起来。屋里几乎没有什
么像样的家具，墙面许久未刷，部分墙皮剥落，露出斑驳的砖

体。时间在这里仿佛按下了暂停键，停留在二十世纪七八十
年代。

一张有点摇晃的小方桌，是两位老人的饭桌，也是他们
读报、写文章、贴剪报用的工作台。一台柜式小冰箱嗡嗡地
运行着，漆面露出锈迹。墙角的旧书柜里，塞满了书籍和文
件资料袋，每一个资料袋上，清晰地标记着里面装的内容：
有医学知识剪报，有空降兵训练报道，有时事学习资料，还有
一些科普知识……再往房间内走，一张破旧的硬板床铺着发
黄的被褥，床头和床尾堆了满满当当的书籍。

两位老人的一日三餐也特别简单。早餐一般是两个馒
头，一杯牛奶；午餐和晚餐，通常就是将自己种的蔬菜“一锅
煮”，有时候也切点肉丝放里面。

“这么简单和清淡的饮食，营养能够吗？”对此，马旭笑着
说：“我们都是学医出身，吃得虽然简单，但摄入量能够满足身
体的基本需求。再说了，少吃一些油盐和大鱼大肉，反而有利
于身体健康。我们都是快90岁的人了，你们看，身体都还不错
吧？”

马旭时常跟丈夫念叨着：“在朝鲜战场上，吃一口炒面粉，
抓一把雪，就是我们志愿军战士的一顿饭了。如今生活已经
好太多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每一次“出镜”，两位老人的服装都极具“辨识度”：就是干
休所配发的“空军蓝”迷彩服，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热爱的“职业
装”。

“穿着这身迷彩服，不论什么时候，不论走到哪里，我们都
时刻会记着，自己是一名老战士。”马旭刚说完，老伴就笑着接
话说：“这也叫‘情侣装’嘛！”

马旭还有一双早已磨破了皮的黄色长筒靴，这也是她少有
的一件“奢侈品”。“我们俩平时穿的都是以前部队给配发的军
装和军鞋，这些衣服鞋子质量好，哪怕旧了破了，补一补，修一
修，还能够穿好久。”马旭老人掐着手指，算了一笔账。

“当过兵的人，老了也是一名‘老兵’，老了也要为国家、为
社会多做点贡献。这才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初
心和本分！”

仔细地了解了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后，我们就不难想象
了，马旭老人捐给家乡那1000万元巨款，是两个人用每一天的
省吃俭用、近乎吝啬般地克扣着自己，一点一滴地省下来、积
攒起来的。

四

马旭说自己一生都是“木兰的女儿”。她的家乡是黑龙江
省木兰县；她的后半生依然是一位“木兰人”，与一座名叫“木
兰”的大山和山脚下一个名叫“木兰”的湖泊朝夕相处。

不过，马旭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远在2500公里之外的家
乡、革命老区木兰县。“我是喝着木兰达河水，吃着木兰达河畔
和鸡冠山上的野菜长大的，对家乡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
完！”她说。

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马旭时刻都在关注着家乡的消
息。像全国各地一样，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木兰达河两岸早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有时候，从新闻上看到来自家乡的
好消息，她一整天都兴奋不已，甚至彻夜难眠。

有一天，她指着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对老伴说：“你看看，我
在老家上学的时候，全县也就一两所小学校，还都是日本人办
的，用来奴化中国少年的。现在的变化多大呀！现在，我们木
兰县已经有近60所中小学校了！”

“你不是一直想着要为家乡做点贡献吗？”颜学庸爽朗地笑
道，“是到了我们去做点什么的时候了，依我看，晚做不如早
做。要趁着一息尚存，我们自己把最后的‘战场’打扫好！”

“嗯，你这个比方打得很恰当。我们把自己的‘战场’打扫
好，不给后人添麻烦。”马旭说，“没有家乡送我出去参军，就不
会有我的今天，所以我一直想为家乡做一件稍微能拿得出手
的事儿。”

“要得，要得嘛！”老伴拖着浓重的四川乡音说，“老马同志，
这就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哟！”

那一晚，两位老人一会儿回忆过去的战斗生活，一会儿又
聊起报纸上脱贫攻坚的报道，真是思绪万端、感慨万千。最
后，两位老人商定，要拿出几十年来两人所有的积蓄，捐献给
马旭的家乡木兰县，为家乡的青少年教育事业做点贡献。

1000万元，是马旭在心中默默定下的目标。马旭也曾征
求过颜学庸的意见：“这些积蓄，要不要也捐给你的家乡一
半？”颜学庸摇摇头：“积蓄分开了，也许就变成了杯水车薪，顶
不了多大的事，还是合成一股绳，也许能顶上点事，发挥点作
用。”

1000万元，就个人积蓄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多
人看到这里，也许不免会感到好奇，甚至惊讶：这两位老人，是
从哪来的这么多的钱呢？

其实，老两口的积蓄一是来自工资存款。马旭从入伍后
领到第一个月津贴开始，就一分一毫地节省着用，几块钱、几
毛钱地积攒起来。甚至包括当年她参军出发前，妈妈缝在她
衣袋里的一枚铜圆，后来她也兑换成了人民币，存进了银行。

另一部分收入，来自两位老人多年来不断钻研技术，改进
空降兵跳伞时的护理装备，因而陆续获得多项这方面的发明
专利。按照规定，这些发明专利也为他们带来一定的收益。

还有一些收益，来自两人时常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的科
普文章稿费及著作版权收益。再加上存款利息及短期理财带
来收益，可以说，马旭给自己定下1000万元的捐献目标，还是
十分“有底气的”。

这笔积蓄，是马旭和颜学庸用毕生的克勤克俭，像双燕衔
泥一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这笔捐款，也凝聚着马旭老
人感恩家乡、回报家乡的长情大爱。这份爱，比木兰达河流淌
不息的河水更长更深，比巍峨的鸡冠山更高。

说起自己的这份捐献，马旭只是淡然一笑：“这是我对家
乡的教育和木兰的孩子们的一点点心意，希望孩子们能获得
知识的力量，寻找到人生努力的方向。”

五

我查对了一份剪报，原来，早在1995年7月，《解放军报》
曾以《高原跳伞有了供氧背心》为题，报道过富有多年跳伞经
验的女空降兵马旭的科研发明成果。例如，她1989年研发的
用于保护伞兵脚踝的“充气护踝”，是中国空降兵获得的第一
个专利；1995年研发的用于高原跳伞使用的“供氧背心”，光是
图纸就画了600多次，试验了上百次才获得成功。这项小发明
也获得了国家专利，而且填补了保护空降兵高原跳伞安全措
施的一项空白。

2019年2月18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
颁奖典礼，再度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马旭，这位个头瘦
小、满头银发、身穿空军部队迷彩服的老人，在少先队员的簇
拥下，平静地走上舞台中央，接受了主持人诵读的向她致敬的
颁奖辞：

少小离家，乡音无改，
曾经勇冠巾帼，如今再让世人惊叹。
以点滴积蓄汇成大河，灌溉一世的乡愁。
你毕生节俭，只为一次奢侈。
耐得清贫，守得心灵的高贵。

这是全国亿万观众评出的“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的荣
誉，马旭奶奶当之无愧。在颁奖现场，她和老伴像平时一样，
仍然一人一身质朴而又威武的迷彩服。

主持人笑着问她：“阿姨，还有几个月，听说您还有几百万
元，也到期了？”

老人轻轻笑了笑，说：“是的。”
“是不是还得去一趟银行？”
“是要去呀！等所有捐款都到了我家乡，我就放心了。”
“阿姨，一会儿您可以对着镜头说一句，他们（木兰县）该

咋花这笔钱，您可得给他们嘱咐两句。”
老人真诚地说道：“因为我在老家时就是个穷孩子，我

希望我这个钱捐给我家乡的穷孩子们，希望他们得到良好
的教育，有了知识就有了财富，有了财富更有知识，这样才
能良性循环。”

马旭捐助家乡儿童教育事业的心愿，确实就是这样简单
和朴素。主持人动情地说：“谢谢您！家乡的孩子一定也爱你
们！”

对于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马旭说：“这样一件力
所能及的平常事，没想到在大家眼里成了大事，还给我这么高
的荣誉，我感到很惭愧。”

六

为什么还会感到“惭愧”呢？这是因为，马旭和老伴时常
想起那些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友。

有一阵子，有一位志愿军战友的故事，相继被媒体披露了
出来。一般人看到了，也许会有所感动，但可能不会像马旭和
颜学庸夫妇一样，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一连几天，两人都放
不下这件事，或许也直接导致了两人有了捐款助学的打算
……

当年，在朝鲜战场上，黄继光、邱少云和许多坚守上甘岭
的志愿军英雄，都是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前仆后继地
冲上阵地的。有一位战友名叫柴云振，四川岳池县人，是志
愿军15军45师134团八连的一个班长。1951年5月，柴云振
这个班坚守在一座山峰，担任阻击敌军北上的任务。这次阻
击战，柴云振和战友们打得勇猛顽强，守住了三个山头阵地，
还炸毁了敌军两座碉堡。身负重伤的柴云振，成了战友们心
中的“钢铁英雄”。但由于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中，负伤的柴
云振被背下了火线，随同大批伤员，转到后方的医院去了，从
此就跟原来的部队失去了联系。

为什么会失去联系呢？原来，柴云振在后方医院经过一
年的治疗和养伤，虽然痊愈了，但因为他的右手食指被对手咬
断了一截，无法再扣动扳机。当时他没有丝毫邀功的想法，唯
一想到的就是自己不要成为连队的负担。于是，这位心地简
单和质朴的志愿军英雄，拿着一张三等乙级残废军人证书，默
默地离开部队，回到四川岳池老家种地去了。

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政治部发布第一号命令，授予
了柴云振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柴云振所在的
部队也成了赫赫有名的英雄部队；柴云振所在的八连，也被评
为“特功八连”。但是，属于柴云振个人的那枚金灿灿的勋章
和立功证书，却一直无人领取。因为他和部队已经失去了联
系。在当时的战时环境下，有的战友猜想他可能已经“光荣”
了，所以，朝鲜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度还挂起了他的“遗
像”。

此后，中国、朝鲜双方一直都在寻找这位“失踪”了近30年
的志愿军英雄。1984年，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人们终于在柴云
振的老家农村找到了他。原来，柴云振回到家乡后，从未主动
向人提起过自己有过什么功绩，所以家乡的百姓，甚至连柴云
振的儿子，只知道他是一位志愿军老兵，却丝毫没有想到，他
是一位战功赫赫的战斗英雄。

直到家乡的人们看到报纸上刊登出一则寻找英雄柴云振
的“寻人启事”，大家才发现，已在家乡务农30多年的柴云振是

一位深藏功名的老英雄。
面对突然出现的荣誉和人们的惊讶、敬佩与称赞，憨厚质

朴的柴云振没有任何居功自傲的想法。他对家人说：“想想那
些牺牲了的战友，我能活到今日，已经十分知足了！”

“失踪”的英雄找到了，他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当年的老部队也热情地把柴云振请回去，为干部战士们讲传
统教育。但是，讲完了，参观了老部队的巨大变化后，柴云振
憨笑着感谢老部队的挽留，很快又回到了自己家乡，继续过着
普通人的日子。

“荣誉属于祖国和人民，我只有多作贡献来报答。”面对荣
誉、赞誉和鲜花，柴云振这样真诚地说道。

“老颜你看，柴云振他说得多好！这就是我们志愿军战友
的本色呀！”马旭把柴云振的事迹看了一遍又一遍，不断地和
颜学庸交流着自己的感受。

“真正的英雄，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失去英雄的本色。
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好战友、好同志感到自豪、感到光荣啊！”
颜学庸也被柴云振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拿着报纸对马旭说，

“我们这两位志愿军老兵，也得好好向柴云振同志学习。”
“是呀是呀，怎么学才能学到实处，才能为党、为国家、为

人民多贡献一点力量，多做点实事，报答党对我们的教育，报
答人民对我们的养育，我们是要好好想一想啊！”马旭若有所
思地说。

除了柴云振的故事，还有一件事，也让马旭夫妇感慨不
已。那是另一位上甘岭英雄孙占元和他的战友易才学的故
事。

易才学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排长孙占元牺牲的那个时刻，
所以一直到了晚年，易才学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老排长。每
年祭祖时，易才学总不忘带着儿辈和孙辈，给孙排长敬上一炷
香。

2014年，在易才学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孙辈后代，特意从
老家贵州来到孙占元的老家河南林州市。在烈士陵园里孙占
元的塑像前，易才学的儿子从随身携带的纸盒里，拿出一双崭
新的皮鞋，敬献在塑像前，含着热泪说道：“孙伯伯，我们来给
您送皮鞋了！”

原来，易才学一直记得孙排长生前跟他讲过的一个愿望，
那也是他们在战争年代里的一个美好的憧憬：如果将来能穿
上一双皮鞋，站到天安门前照上一张相，回家再娶上个媳妇，
那该多么幸福啊！

现在，老人让后辈专程来到老排长的家乡，弥补这个心
愿来了。易才学的儿子还从包里掏出两捧泥土，说道：“孙伯
伯，这是我父亲坟头的黄土，一捧带到您的家乡，一捧还要带
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您的墓前。相信老天有灵，你们战
友又能重逢了。”

易才学对英雄排长孙占元终生的感念、对儿孙辈的嘱
咐，还有易家后代的举动，也被记者给报道了出来。马旭和
颜学庸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故事，内心里再次受到极大的触
动。夫妇俩最终会做出慷慨捐款的决定，与这两位志愿军老
战友的故事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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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夙愿的马旭，每天依然忙忙碌碌。学校和部队单
位经常邀请她去给年轻一代讲革命故事。平时，她一遍遍地
学习党史军史和时事政治，并做成小卡片带在身上，随时记
忆。颜学庸担心她年纪大了，体力也不够，讲不好会被人笑
话。马旭却觉得，趁着自己还能走动，就应该冲锋不止，战斗
不息。

马旭在84岁那年，重返蓝天。这年秋天，她和老伴在湖南
衡阳参加了一个重阳节活动，并且创造了中国滑翔运动史上
最大年龄的单飞纪录。当时，马旭向教练员提出，想单飞一
次。这个想法，着实把教练们吓了一大跳。当教练们得知站
在眼前的这位84岁的老奶奶，是一位有着140多次跳伞经历
的空降兵前辈时，他们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满足了她的请
求。

“我向往蓝天，向往自由。在飞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又体
会到了以前在空中飞翔的感觉！”那一刻，她再一次想到了自
己刚参军入伍、学习文化时，读到的一个苏联少年学跳伞的故
事。那个故事里有一段话，让她铭记了一辈子：

你的天空是从哪里开始的？它也许不是从屋顶上、树梢
上，或者是从云彩飘拂的蓝色气流里开始的，而是从离地面很
近的地方，从一颗勇敢的、坚强的心开始的。你的天空，是伸
向云层，还是抵达群星，就看这颗心，最终能把你带往哪里了。

永远是
最可爱的人

□徐鲁

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种“纯粹的人”“忘我的人”
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么，马旭和她的老伴颜学庸，就
是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可能无法相信，一位14岁就投奔
到解放战争中的“老革命”，一对从抗美援朝硝烟中幸存下来
的志愿军老兵，双双离休之后，竟然“隐居”在木兰山下低矮的
农家小院里……

二十多年前，马旭的一位老战友，委托到武汉出差的女
儿，特意找到木兰山下两位老人住的农家小院，来看望他们。
老战友的女儿一看到两位老人是在这么简陋和清贫的屋子里
生活着，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说：“马阿姨、颜伯伯，我要是把你
们的生活状况，回去如实讲给爸爸听，他老人家一定也会心里
难受的。你们太苦自己了！”临走前，女孩特意仔细量了一下
马旭的衣服尺寸，赶到市区买了一件合身的红棉袄送给老
人。这件款式漂亮的红色短绒外套，马旭平时也舍不得穿，只
在逢年过节的日子才拿出来穿一下。到现在，红棉袄已经褪
色了，破旧了，但老人依然十分珍爱着，是马旭晚年唯一一件

“女儿装”。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一切额外的

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面对两位身着特殊的
“情侣装”的老人，我不禁想到了诗人郭小川的诗句。

“拿今天的生活和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吃一口炒面就一口
雪’的生活相对比，和我们经常在一场急行军完成后，靠着山
沟的石头和一棵大树，甚至在稍微能避一点寒风的雪堰下也
能睡着的战斗日子相对比，这个屋子的陈设还能说简陋吗？
所以，我们很知足的，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苦’。相反，如果
日子过得太铺张、太享乐，那就是忘本，是对我们的‘初心’的
背叛！我们都是永不下火线的老兵，从来不会去追求什么享
乐和奢靡的生活，哪怕一点点浪费都不行！”两位老战士的话
掷地有声。

在解放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是出生入死、勇往直
前的钢铁战士；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他们是冲锋
陷阵、奋不顾身的英雄儿女，是全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与和平年代里，他们是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和最美奋斗者。魏巍在《谁是最可
爱的人》里写道：“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
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怎样一种品质，他
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
的战士，第一流的人！”是的，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
战士，第一流的人，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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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鲁：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
第九、第十届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第五、第六届湖北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武汉
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已出版诗集、长篇小说、散文集、
长篇纪实文学、评论集多部。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
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屈原文艺奖、冰心散文奖等。


